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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猛禽救助中心 20年：

让人与动物共享生命之美

益言堂

2001年，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黄昏，我提着猛禽专业运输箱，与同行的伙伴们
爬向山顶，这里可以俯瞰北京城。彼时，暮色西沉，万籁俱寂。我们踏

过枯叶，嘎吱作响。 当抵达放飞地点时，有人低语道：“这个地方不错。 ”放飞地点是在山坡
上凸出的一片岩石上，后面是一小片树林。 我把运输箱放在岩石上，小心翼翼地打开箱子
挂耳，箱口朝外，然后慢慢地打开了箱盖。 一只雕鸮从箱中跳了出来，蹦了几步，又转过身
来。 在它飞向山林前的刹那间，我们目光交织。 那一刻，我心中百感交集。

“这一瞬间”见证了多个“第一次”：这是中国“第一家”专项猛禽救助机构的“第一只”
病号———雕鸮，这也是放飞康复猛禽时“第一次”考虑了动物福利问题。 雕鸮是夜行性猛
禽，为了让它更好地熟悉野外环境、捕食猎物并在野外生存，我们选择在黄昏时将其放飞。
看着这只雕鸮重获新生，我想起了成立北京猛禽救助中心的动力和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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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冬天，媒体报道了一
系列中国海关缉获猛禽的事件。
其中一次是在北京国际机场缉
获近 400 只猎隼。 猎隼是中型季
候鸟，分布在中国、中欧等地。 偷
猎者把这些猎隼的眼睑缝上，并
塞进丝袜，整齐地摆放在行李箱
中运往中东。 然而，遗憾的是当
时并没有一个专业的猛禽救助
基地可以救助它们。 此外，更让
我惋惜的是，一些充满善意的人
可能由于错误的操作给鸟类带
来伤害。

我参加过一个鸟类的放飞
活动，组织者声称自己旨在“提
高公众保护鸟类的意识”。 然而，
我看到的却是几位放鸟的人士
站在喧嚣的人群中，每人手捧一
只猛禽，倒数三二一后，在人群
欢呼和相机的闪烁下，将这几只
惊慌失措的猛禽抛向空中，其中
还包括四只猫头鹰。 看着摔在地
上的鸟，我不禁痛惜难过。

我们急切需要一个专业的
救助中心来树立标杆，来展示野
生动物救助、康复和放飞等过程
中的动物福利标准。 我找到了以
鸟类研究闻名的北京师范大学
（以下简称“北师大”）。 北师大的
教授们热情地接纳了我的想法。
北师大除了提供鸟类相关专业
知识外，还在主校区生命科学学
院院内为中心提供了场地。

时光荏苒，20 年过去了，北
京猛禽救助中心在不断成长和

进步。
2010 年，我们有了第一台呼

吸麻醉机，能够安全、高效地医治
猛禽，而康复师也不用穿着 10 公
斤重的铅衣来回移动猛禽拍 X
光。过去，这件铅衣有时康复师一
穿就是一整天。这一年，我们开始
可以做无菌手术。还是这一年，我
们可以给鸟接骨了， 即便是像牙
签一样细的骨头也不在话下。

2012 年， 我们有了新的 X
光机。

2014 年，笼舍里有了自动喷
淋装置，酷暑下帮助猛禽第一时
间降温，康复师再也不用手持皮
管给笼舍冲凉了。

2016 年，我们购置了恒温手
术床， 防止手术中猛禽失温，康
复师再也不用用暖水袋给手术
中的鸟类保温了。 同样是 2016
年，我们加购了 X 光机的电子成
像系统。 我们翻新了笼舍，采用
了木质结构，笼舍前半部分用木
板间隙给鸟提供了互相观望学
习的机会，而笼舍后半部分全封
闭， 给鸟设置了躲避的空间，让
鸟有选择的机会。

在提升中心硬件的同时，每
一名康复师也都在不断学习和
应用最先进的鸟类救助技术，持
续提升自身的能力。

2020 年，在全球疫情暴发的
时候， 我们仍然坚持接救猛禽，
与我们接救的每一只猛禽和每
一名支持者共渡难关。

20 年来，我们见证了公众对
待鸟类等野生动物的态度变化。
过去，每当康复师去接收需要救
治的鸟时，总有些人会问：“这只
鸟能吃吗？好吃吗？ ”然而现在去
接收鸟时，更多的人会说：“这鸟
是保护动物吧？ 你们一定要把它
救活啊。 ”

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越
来越多的市民懂得如何科学救
助野生动物。

今年 11 月 8 日，在北京石景
山的一家酒店里，员工孙女士在
酒店露台的玻璃围挡前发现了
一只不动弹的猫头鹰。 虽然没有
野生动物救助知识，但她知道这
只鸟应该是保护动物，就第一时
间把它抱进了宠物运输箱里，同
时把比较透光的一侧面向了墙
并盖上了毛巾。 这个操作，有效
地避免了猫头鹰的应激反应。 康
复师抵达后，鉴定这只猫头鹰是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猜测
是被透明玻璃误导而无法飞走。
该长耳鸮没有外伤，体重和姿态
都正常，经过在中心的康复和后
续评估，16 日， 康复师将它放归
自然。

不得不说，我们能够如此顺
利快速地放归这只长耳鸮，与救
助人孙女士第一时间科学的处
置密不可分。

20 年来，每一只被接救到中

心的猛禽，不论个体大小，不论
是什么保护级别， 都会得到专
业、细致的康复治疗和康复师们
全年无休的轮值照料。 放归后的
它们也同样牵动着康复师的心。
中心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为一只
康复放归的大鵟佩戴了背负式
GPS 追踪器。 根据回传的数据推
测，这只大鵟已经成功在蒙古度
过了一个个繁殖季。

20 年过去了，继放飞第一只
雕鸮后， 中心已经接救了 39 种
超过 5500 多只猛禽。 通过科学、
专业的康复治疗方法和精心的
照料，54%以上的猛禽重返蓝天。

除救助猛禽个体外，中心康
复师会在每一次救助、媒体故事
和学校活动中科普猛禽救助专
业知识和动物福利理念。 他们还
与全国各地的相关兄弟单位交
流分享经验和专业知识，提高猛
禽救助整体水平，共同促进中国
的猛禽保护。

在过去的 20 年里， 中心在
打击野生动物犯罪和促进人与
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政策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媒体报道了
六只受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伤害
的猛禽康复和放飞的新闻，促使
执法机构打击非法野生动物市
场。 近来，我们也越来越多的会
从派出所、 居委会接收猛禽，因
为很多救助者发现受伤的猛禽

会第一时间联系派出所、居委会
等机构。 这也说明，公众对于野
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意识是提升
的。 这与像中心一样的动物保护
机构以及中国政府机构的公众
爱护自然教育和普法宣传是分
不开的。

中心的一些科研成果还促
进了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例
如中心向北京市政府主管部门
提出建议， 在 2009 年颁布实施
的《北京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
物造成损失补偿办法》中，将猛
禽造成的圈养的家禽家畜伤亡
也纳入补偿范围，有效解决了猛
禽保护与居民生活冲突的问题。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生物多
样性丧失的全球性挑战，中心仍
会用无数的 20 年来践行不变的
原则，用科学支持行动，用行之
有效的行动来保护动物，守护关
键物种，助力建设美丽中国。 同
时，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
作的优秀案例，我们也将向全世
界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中
的中国力量。

2018 年 11 月 29-30 日，北
京猛禽救助中心举办了“猛禽救
助技术交流会”，全国各地 12 家
野生动物救助保护机构受邀参
加。 野生动物属于大自然，我们
将继续不遗余力，让人与动物共
享生命之美。


